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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诗意满眼诗意 一镜灵光一镜灵光
——读张广闻《抚光》（诗影集）有感

□林一青

他曾行走军旅多年，有着军人刻
在骨子里刚毅、果敢的品质。他是诗
人，用饱含真情的笔触于平凡平淡的
生活中提炼诗意。他是摄影人，用敏
锐的“第三只眼”，在瞬息万变的事物
中捕捉精彩的瞬间。

这个人，叫张广闻。一个“公事了
时轻步月，此心安处漫吟香，新书旧画
邀中酒，城郭山林好抚光”，满眼诗意、
一镜灵光的人。

诗行诗行：：

从凝练厚重到余韵悠长

初读他的诗，便喜欢上了。
你看《光环》：“接住太阳/抛来的

光环/让这转瞬即逝的美/一轮一轮/
把火红的人间/镀得更亮。”它不仅是
对自然光影的描摹，更是对生活的态
度：不叹时光易逝，不怨美好短暂，以
赤诚之心拥抱点滴温暖，以坚韧之力
传递人间光亮。这份豁达与担当，藏
在诗句的字缝里，让短小的诗篇拥有
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张广闻的诗，大多短小精悍、凝练
厚重。他从不铺陈辞藻，不堆砌意象，
能用寥寥数语勾勒出天地万象，道尽
人间情致。悍，是其诗歌最动人的风
骨，不是锋芒毕露的凌厉，而是扎根生
活的韧性，是直面美好的赤诚，是于细
微处迸发的精神力量。读他的诗，如
沐晨光、如遇清风，于极简的文字里，
窥见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这种模样，在他的另一首诗《温暖，
触摸不到》中，则化为一种沉静的哲思：
“光芒反射进来/这触摸不到的空间/有
了好看的线条/有了触摸不到的温
暖。”他以敏锐的感知，捕捉到光影流转
间的温柔，让无形的美好化作可见的诗
意。这份内敛，是不张扬的深情；这份
深沉，是余韵悠长的意境。他将捕捉到
的这些微妙的感官体验升华为对生命

存在的思考。他所描绘的温
暖，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

无处不在的氛围。这种
“触摸不到”的温暖，恰恰

是生活中最真实也
最容易被忽略的慰

藉。它存于一个善意的眼神里，一句不
经意的问候中。

如果说前两首诗展现了张广闻思
想的力量，那么《一枝花，恰到好处地开
着》则体现了他审美上的极致追求。“恰
巧路过那里/恰巧从石孔看过去……看
到一枝花/仰着鲜艳的脸/恰到好处地开
着。”“恰巧”的两次重复，强调了这次相
遇的珍贵与不可复制。而“恰到好处”则
形成了全诗的诗眼，注视着花开的姿态，
道出了他心中理想的生存状态——不
张扬、不落寞，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展
现出生命最本真的美。而后的凝望与
担忧，“担心阳光抽身离开/带走可爱的
花儿/掏空失魂落魄的眼睛/找不到回
家的路”，将对美好的珍视、对时光的眷
恋写得淋漓尽致。他以最自然的笔触，
写最纯粹的心动，其中蕴含着对生活细
微之美的极致感知，也深埋着他柔软而
丰盈的内心世界。

光影光影：：

从减法艺术到发现之美

如果说诗歌是张广闻内心的独白，
那么摄影便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他常说，摄影是一门纯自我的艺
术，是一个人的修行。想要捕捉到那
些真正打动人心的精品，必须心无旁
骛、从容安然。只有慢慢地走、静静地
看，不慌不忙，才能在时光的缝隙里发
现细微处的美景。在他的眼中，镜头
下的拍摄对象就像是久别重逢的亲
人，吸引着他的目光，心生欢喜。

他说，摄影是转瞬即逝的艺术，正
因如此，才需要敏锐的眼光与细腻的
心思。他深谙“摄影是减法”的道理，
画面越简单便越高级，因为剔除了分
散注意力的杂质，目光才能直抵核
心。对他而言，摄影的本质就是一场
关于发现的艺术。

于是，他处处留心、时时观察，古
朴的瓦当、厚重的门墩、斑驳的门框、
微距下的露珠与花蕊，都在他的镜头
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有一次正在与
他通话，只听他忽然轻声说道：“等
等。”片刻后，微信提示音响起，屏幕上
出现了一张夜幕下的路灯照：长方形
的柱灯散发着暖黄的柔光，伫立在花

池畔，地上的雨水倒映出

灯柱的影子，虚实相生，线条优美。在
那一刻，远处的楼房与近处的路灯共
同构筑了一份难得的静谧与安然。

这种对光影的敏锐捕捉，早已刻
进了他的骨子里。

他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定格
世间万物的动人瞬间。在他的聚焦
里，没有刻意的摆拍，没有繁复的修
饰，唯有自然本真的模样，展现着与诗
歌一脉相承的细腻与深情。

他为《一枝花，恰到好处地开着》所
配的那张照片：画面主体是一方古朴的
石墙，墙体斑驳，布满岁月的沧桑，一束
阳光温柔地打在石孔下方一株野花
上。那花儿仰着鲜艳的橘黄色脸庞，花
瓣边缘被逆光照得通透，仿佛自身就在
发光。整个画面静谧、温暖，充满了禅
意。这正是他摄影风格的缩影——于
细微处见宏大，于平凡中觅惊奇。

他擅长运用自然光，无论是清晨
穿透薄雾的柔光，还是黄昏时分温暖
的侧逆光，在他镜头下都能被赋予情
感和生命。斜射的阳光、檐角的光影，
在他镜头下皆有温度、有气韵，如无声
的诗行，抒发着未尽的意绪。

他的镜头语言是克制的，没有过度
的后期修饰，追求的是一种“所见即所
得”的真实美感。无论是拍摄河北省张
家口市尚义县郊区的“把好日子追成流
年”，还是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景尚乡
张韩河村的“铁树开花，铁流也开花”；
无论是拍摄山西省左权县文峰塔的“谢
幕”，还是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师家沟
村的“空房子”，他总能找到那个最能触
动心弦的角度，将眼前的风景凝固成永
恒的诗篇。他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种视
觉化的诗歌，静默，却有千言万语。

交融交融：：

从诗影融合到生命抚光

张广闻的创作从不是诗歌与摄影
的简单拼接，而是心与物游、情与景汇
的双向奔赴。镜头捕捉的是人间光影，
诗句流淌的是内心波澜，一静一动，一
形一意，彼此成全，相互生发，构筑出独
属于他的“有境界”的美学世界。

他以诗歌为“魂”，为影像注脚，
诗因画而具象，不再凌空蹈虚；画因
诗而灵动，不再止于表象。光影是无
声的韵律，文字是有形的意境，真正

实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的古典美学理想。

因着对诗意的共鸣，我在担任报
纸副刊编辑时，因编一期春节的版面，
需要一张古村落老房子大门贴新对联
的照片。向张广闻约稿后，他火速将
照片上传。我提议他给这张照片写几
句话，他及时将一首意境浓郁的诗歌
发了过来。这期版面被评为当月的优
质版面。这激发了我的灵感，于是推
出诗配画的“行行摄摄”“行摄之间”栏
目，在报纸副刊文苑版上定期刊发。
这时，文字与影像便形成了一种奇妙
的互文，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而立体
的艺术世界。诗画同窗的表现形式也
使报纸版面增添无限色彩。

从偶然刊发到常态化约稿，在文字
与影像的交融中，愈发读懂了他的诗心
与初心。尽管身处繁杂的行政事务中，
他却拥有一颗超脱的“诗心”。他善于
在庸常的日子里提炼诗意，在钢筋水泥
的丛林中寻找山川河海的灵性。

他为自己的每一幅摄影作品配以
诗歌，图文并茂，诗画交融，正应了王
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境非独谓
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
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
境界。”

我们不必细究他是诗情澎湃中寄
情于镜头，还是聚焦万物时萌生了诗
意。我们看到的是诗歌与摄影的水乳
交融、浑然一体，我们感受到的是诗意
审美、哲思律动。

如今，捧读他的《抚光》（诗影集），
这部他历经十几年厚积薄发的心血之
作，胸中涌起无限的亲切与感动。“抚
光”，这是一个多么温柔而又充满力量
的名字。它不像“追光”那般急切，也
不似“逐日”那般悲壮。“抚光”是一种
姿态，是从容，是笃定，是一种与世界
相处的方式：不必先入为主，强行占
有，只需静下心来，悉心感受；不必高
声呐喊，只需用心倾听、静心品味。

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总是行色
匆匆，忽略了身边的光影流转，遗忘了
心底的诗意温柔。张广闻是一位“抚
光者”。他的《抚光》，如一缕阳光，如
一阵清风，让我们在文字里放缓脚步，
重拾对生活的感知，遇见隐在烟火里
的诗意，看见浸在平凡里的美好。他
用短小的诗篇、温暖的影像告诉我们：
生活从不缺少美好，只要心怀诗意、眼
有光亮，寻常岁月亦能诗香满径，烟火
人间亦可光芒万丈。


